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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华语电影上海电影题材中的 “外来进入者”叙述视角为研究切入点，按照１９２０－１９６６

年大陆电影中的 “外来进入者”与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表述；香港电影对上海的都市传奇与乱世想象；

寻根之旅、跨国叙述、怀旧情调与作为 “外来进入者”的当下叙述策略等几个部分对华语电影创作中的上海

多样化表述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上海本土电影创作提出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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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华语电影发展的历史，华语电影工作者对上海的关注甚至迷恋，是格外引人关注的。在研读上海

的电影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许多电影都采用了一种 “外来进入者”的形象，以

此来讲述上海的故事。这些 “外来进入者”往往由外部 （外地）进入上海，并且以其进入上海前后的经

历构成影片叙述动力与结构线索。华语电影史中的这些 “外来进入者”形象既书写了上海的都市风韵与婀

娜多姿，也记录了上海在历史风云中的城市发展与历史沧桑，为我们研究华语电影对上海的影像再现提供

了一个有价值的关照视点。

一、早期电影及 “十七年”电影中的 “外地来客”

从上海的城市特质讲，上海无疑是一个移民城市。早期的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这里展现了当时东西

方最先进的物质文明，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冒险家与移民前来淘金。早期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敏锐地捕捉

到了上海的这一文化特质。许多影片以 “外地来客”进入上海的经历叙述故事。不少影片非常明确地展现

了 “外地来客”乘坐交通工具 （轮船、火车等）进入上海的过程。明星公司的早期滑稽短片 《滑稽大王

游沪记》，即虚拟了喜剧明星卓别林 （西方文化的代言人）游历上海 （东方大都市）的滑稽经历。影片从

卓别林下船接受采访开始，逐步展示滑稽大王游览上海的过程，卓别林游览上海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差

异成为营造喜剧效果的主要手段。滑稽大王在种种滑稽表现，在观众捧腹大笑之余，也提供给当时上海的

电影观众在银幕上审视上海中西文化差异的一种视角，获得了对自己生活其中的都市上海的一种亲切感和

快感体验。

《滑稽大王游沪记》代表了早期电影对外国移民和淘金者造访上海的一种叙事关注。同样，在早期中

国电影中，更有一大批影片讲述了中国的 “外地访客”前来上海的故事。此类影片中表现外地移民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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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和浪漫奇遇的故事，也有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批判现实 （对上海都市罪恶的批判）的电影作品。

上海的梦幻性与都市生活的艰辛在这两类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批判现实的影像作品中，“外地来客”

的形象承载了对都市罪恶的某种批判意识，代表作品如 《十字街头》、《天明》、《小玩意》、《万家灯火》、

《渔光曲》等。以孙瑜导演的影片为例，“诗人导演”孙瑜在 《天明》和 《小玩意》中以乡村女性作为影

片的主人公，以原本质朴善良的女性主人公在上海的命运变迁为线索，通过主人公命运的起伏，折射时代

风云际变与家国动荡。例如，影片 《天明》伊始，即是没落乡村的居民络绎不绝登船前往都市 （上海）

的景象，美丽的主人公菱菱身处其中，影片通过旁观者 （老汉和儿童）的对话，道出农村经济凋敝是导致

乡民前往上海的直接根源，儿童依依不舍地挥泪与菱菱告别，既点出了菱菱以往本性的天真与至诚，亦暗

示其前往都市可能失去 （告别）的童贞。果然，当菱菱作为 “外来进入者”来到上海之后，影片作者既

展示了上海的繁华一面 （俯拍的灯光闪烁的夜景，充满动感的视觉景观），但也展示了上海的另一面，菱

菱表姐一家居住的狭窄，都市底层女性的悲惨遭遇 （菱菱初到上海，在白天快乐游览上海风光之后，都市

之夜即目睹众多底层风尘女郎的街头卖笑），事实上，孙瑜通过上述视觉形象，即暗示了作为 “外来进入

者”的菱菱可能遭遇的不幸。对这些弱女子而言，上海是一个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危险的所在。而当菱菱

在黑暗的都市之夜惨遭工厂主的凌辱，随即又落入虎口，沦落风尘之后，这些危机都变成恶劣的现实。

在早期的中国电影中，上海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都市形态与特殊的生活方式。在都市社会中，有着因

淘金成功一夜暴富的可能，但也存在着贫富差异、阶级分化。大量的移民，带来了都市生活的便利，但也

充塞着生活的危机与艰辛。东西文化之间、乡村与都市形态对立中，早期中国电影中的上海被视作一个体

现都市现代性的场域，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灵与肉的堕落诱惑、时刻面临残酷现实生存危机与道德沦丧考

验的生存空间。早期中国电影，特别是现实主义电影，借助 “外地来客”的形象，在外地来客融入上海或

被上海罪恶吞噬的表述中，逼真地呈现了上海浮华背后的冷漠与困顿，借助小人物的遭遇，呈现了在这个

“罪恶都市”里的生存危机，在对小人物人性温暖进行褒扬的同时，也有力地表达了社会变革的呼声。

在 “十七年”的电影叙述中，革命与斗争是一个常见的电影叙事母题。以 《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人物被分成了不同层次和类型：即作为 “外来进入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也包括

本质纯善的解放军家属春妮），另一类人则是解放前即在霓虹灯下生活的上海市民 （主要是反动特务分子、

需要被改造的中间人物、知识分子）。而南京路，这个作为上海最典型的物质化生活方式空间代表的场所，

就构成了两类人物进行各种斗争与较量的文化空间与政治空间。《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作为 “外来进入

者”的解放军战士在大上海所遭遇的思想波动与考验，特别是霓虹灯下革命战士最终保持自己的革命思想

纯洁，传达了革命的 “外来进入者”较之上海原有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这些外来的哨兵们，作为意识形态

国家机器的一员的特殊身份，他们所经历的思想考验以及最终的胜利，也象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与资产阶

级生活方式两者之间斗争的最终胜利，最终完成并确认了新生政权的现实合法性。

除了 《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样非常直接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片外，诸如黄佐临导演的影片

《三毛学生意》等影片采用上海人喜闻乐见的滑稽戏的样式，讲述了一个外地到上海的普通人在旧上海的

遭遇与反抗的故事。影片改编自同名滑稽戏，从三毛到上海下轮船携带的行李转瞬即告失窃，到发现自己

投奔的亲戚原是窃贼，再到他学艺受辱，直至最终他遇到弱女小英，奔向新生活的故事讲述，让经历了旧

社会苦难的许多中国普通电影观众，更加珍惜现有的幸福生活。将银幕上的外地来客自觉融入 “十七年”

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的阵营之中。

二、都市传奇、乱世想象与 “外来进入者”的在场：

港台电影对上海的想象与叙述

　　正如李欧梵先生在论述张爱玲小说时，将香港比作上海的 “她者”一样。上海与香港作为东亚的双子

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上海逐渐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城市，而香港则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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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后期梦幻般地崛起。在香港影坛，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影人，他们有过在上海生活的经历，在香港拍摄

了许多上海题材的影片。许多影片也采用了 “外来进入者”的视角。例如张彻导演的 《马永贞》中，就

讲述了一个旧上海的传奇。影片以外地客马永贞的经历为线索，将旧上海塑造成弱肉强食的社会，底层小

人物面临人格的侮辱，承受暴力的危机，但在这个社会中，又是富有无限机会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

只要你敢于博命，又善于博命，就可能飞黄腾达，影片即表述了这样一种成功逻辑。在香港电影对上海的

表述中，“乱世”、“革命”、“情伤”是他们着力表述的另一个主题。作为旧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在抗战

中的沦陷经历，成为许多香港影片热衷表述的故事。例如梅艳芳、梁家辉主演的 《何日君再来》即是一个

类似的 “乱世” ＋“革命” ＋“情伤”的上海电影故事文本。片中梁家辉饰演的革命者角色，肩负使命
前来日寇横行的动荡的上海，他作为 “外来进入者”，带着抗日救亡的使命，这种革命使命又与个人儿女

私情产生纠缠，他遇到旧日女友，但世事变迁，女友现在身为歌女，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风声鹤唳，在

革命与个人私情之间，他们最终只能接受无奈的分离。在何日君再来的痛彻感叹与无限思绪中，影片将上

海曾经作为抗日阵地的身份，凸现在银幕之上。一次短暂的重逢，一次难忘的经历，在进入与离去的选择

中，上海成为乱世儿女的感伤之地。这种通过 “外来进入者”表述 “乱世” ＋ “革命” ＋ “情伤”的影
片中，根据经典电视剧 《上海滩》改编的 《新上海滩》也是一例。《新上海滩》中张国荣饰演的许文强被

塑造成一个 “外来进入者”，他在乱世上海的遭遇，参加革命的历程以及和女友的悲伤爱情，展现了旧上

海滩的腥风血雨与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也书写了乱世中私人情感与革命使命的冲突。

纵观香港电影对上海的 “乱世” ＋“革命” ＋“情伤的表述中，往往采用情节剧的叙事形式。而情节剧
本身又具有 “动作建立在尖锐的冲突和对比的基础上……往往选取极端性的元素……情节剧采取一切具有渲

染、烘托、强调、煽情功能的表现手段以强化情绪效果。”［１］的特点，所以香港电影对上海 “乱世”、“革命”、

“情伤”的塑造，往往借助主人公进入上海的虚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激烈冲突中，将旧上海作为都市传奇

与乱世想象的自由叙述空间，将上海这个 “东方巴黎”所蕴含的革命记忆、黑帮文化、儿女情长等文化元

素，呈现给香港及其他海外观众，满足并强化了他们对旧上海的某种文化想象与观影期待。

在香港导演拍摄的上海题材电影中，徐克导演的 《上海之夜》是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它将故事发生

时间设置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上海，虽然他的电影也将上海作为一个都市传奇与乱世想象的载体，但
却没有特别的暴力景观，也没有过多的感伤情调，相反却充满了喜剧色彩与温馨情调，影片截取了１９３７、
１９４７年的上海，将抗战爆发，虹口、闸北轰炸等历史背景搬上银幕，影片中的 “外来进入者”是叶倩文

饰演的外地女子，她满怀希望前往上海，影片从她下火车讲起，展现了她进入旧上海后的遭遇。李欧梵认

为，徐克的电影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他的 “影片中经常有意识地借用早期影片中的场景和镜头，模仿他

们的类属特征。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影片对自身并不那么认真，同时却又能雅俗共赏，对普通观众和深谙

中外电影历史和风格的影迷皆具吸引力。”［２］ 《上海之夜》的创作具有上述特征，影片以外地人在上海的

遭遇，生动地表现了小人物之间的温暖情感与相互支撑。与此同时，影片还通过叶倩文饰演的主人公进入

上海后，寻找工作的种种经历，特别是她被荒诞地选为 “日历皇后”，对上海当时的商业文化进行了尽情

的揶揄，同时也对上海与香港的关系进行了微妙的表述———影片中的舞女和吹喇叭的演员最终双双前往了

香港，这样，影片就在上海和香港之间就建立起了微妙的情感联系。事实上，在 《上海之夜》的电影修辞

语言运用及剧情设计明显带有 《十字街头》的某些印记，狭窄的住房空间，“不打不相识”的人物关系模

式，小人物的善良和相互支撑，都或多或少带有向影片致敬的意味。在影片最后一场戏中，最初作为 “外

来进入者”的影片女主人公送走自己的舞女好友，虽然有送别好友的留恋，但她并不感伤，相反最后还露

出了快乐的笑容，正如背景中的巨幅电影海报所标示的那样——— “再见，上海”，这里的 “再见”，既可

理解为另外一位女主人公 （舞女）离开上海，但也可以理解为 “再次相见”，随着１９８４年 《中英联合声

明》的签署，香港与以上海为代表的内地重新建了密切的关联，旧日的上海再次在香港的银幕上出现，在

温馨、怀旧的氛围中，香港 （海外）的电影观众重新遭遇上海的同时，也重新审视即将改变的香港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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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上海与香港的双城的纽带也借此得以建立，这是一种快乐的重逢。

三、寻根之旅、跨国叙述、怀旧情调与作为 “外来进入者”的叙述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上海的快速崛起，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再次唤醒了人们的想象与热情。华
语电影以及一些外国影片对上海呈现出了格外的关注，一大批电影选择在上海进行实景拍摄，这些电影许

多也采用了 “外来进入者”的叙述形式，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文化与审美倾向。

１９９０年，导演许鞍华在上海实景拍摄的 《上海假期》，无疑是香港影人讲述的一次寻根之旅。影片以

顾老伯美国外孙回国为叙事线索，讲述了退休音乐教师顾老伯省吃俭用，居住在狭窄的居民楼里，美国外

孙顾明的到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影片在上海实拍，将关注的视角对准了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

活。与 《上海之夜》相比，《上海假期》在上海实地拍摄，实景拍摄的外景更加真实，展现了上海普通人

的世俗生活。创作者对市民的生活投入了相当兴趣，比如清晨市民晨练起舞、街道上奔流的骑自行车上下

班的市民，在等待红绿灯时不忘讨论鱼的做法，拥挤的筒子楼中邻居们对他人私生活的热切关心，排队打

公用电话等日常生活琐碎细节，都是影片创作者格外关注的内容。而作为 “外来进入者”的美国外孙，则

宛如一扇窗口，在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照中，将某些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质展现无疑 （喜欢围观、对他人私生

活细节的习惯性窥视与关注等）。在叙事建构中，《上海假期》着力呈现了美国外孙到来以后的文化差异

与冲突，借助这个人物展现了美国外孙与老顾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但影片并未一味强化这种

冲突的不可调和，而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将祖孙两代注解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娓娓道来，影片结束之时，

起初作为 “外来进入者”的外孙已对顾老伯依依不舍，让人动容。从一开始的激烈冲突，到最后的理解与

沟通，来自美国的外孙在上海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之旅，而在某种程度

上，这又何尝不是以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对大陆的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呢？

和 《上海假期》类似的是，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张艺谋导演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也采用了 “外来进入

者”的方法，而且也是使用了一个外来儿童作为 “外来进入者”。但是相对 《上海假期》的朴素，《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则体现了更为强烈的形式化与意念化的特征。正像影片片名取自一首著名儿歌一样，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更像是一首关于上海的怀旧的绮丽哀歌。它通过少年水生 （“外来进入者”）从乡

下来到上海之后的所见所闻，以逐日记录的形式，展现了水生到上海后７天的遭遇，在他目睹黑帮的残暴
与对美好的扼杀的同时，影片也在歌女、黑帮、暴力、谋杀等商业性元素的展示中，讲述了旧上海灯红酒

绿背后的一个权力、秩序、阴谋与反叛者命运的故事。《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启了新一轮的对旧上海

的想象与怀旧风潮。影片创作中引入了法国资金，使之成为跨国合作与全球文化消费的产物。

按照康纳的说法，怀旧电影试图 “重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经验，而不是重建一个特定的历史背

景。”［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上海为背景的怀旧影片，正体现了上述特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衣着
艳丽暴露的舞女、嗲声嗲气的歌曲，奢靡华丽的旧式洋房，神秘莫测的黑帮，血腥无比的杀戮，所有这一

切都成为旧上海文化的符号，影片对上海的背景选择、故事讲述的模式，满足了全球化语境中外国观众对

上海的想象与奇观需求。

四、“外来进入者”与华语电影上海都市书写的多重可能

综上所述，回顾近百年来华语电影上海题材的 “外来进入者”叙述，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些影片

中有一位 （或数位）来自上海以外的主人公，他 （她）们因某种原因来到上海。其次，影片较细致地展

现了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并使之成为叙事的主要线索，这些来自 “外来进入者”成为影片中举足轻重的

人物。

百年华语电影中的这种 “外来叙事者”视角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恰切地展现了上海的某种城

市特质。从本质上说，历史和现实中的上海本身就是一个被不断 “进入”的城市。首先，一百多年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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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来自东西方的移民持续 “进入”上海，从而形成了上海鲜明的移民城市特

色，不断的移民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东西方文化混杂的城市。这种东西方文化的混杂，为其提供了引人注目

的城市风貌，也使其获得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其次，上海的不断的 “被进入”，带来的不仅是人员流动，

还随之带来精神文化层面与观念意识的不断 “进入”。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进行着交融与杂糅，故而使上海

的城市文化呈现出了一种极为明显的多元文化混合共生特征。这种多元混生，为上海这座中国曾经最大的

城市，增添了格外传奇的色彩。也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城市，一个不断制造故事与传奇的城市。在

这里，有着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有着不少让人唏嘘感叹的故事。上海城市的这种特质，使得不少影人

在银幕上展现上海沧桑之时，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外来进入者的视角，在这些外来进入者的经历中，印证或

强化了上海在人们心目中的既有印象。

上海城市的这种文化复杂性，提供给创作者对上海叙述的多重可能。上海就像一块美丽的画板，可以

调配出斑斓的光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 “水生”所感受的光怪陆离的 “夜上海”都市的夜夜笙歌

和危机暗藏中，上海展现了它华丽外表背后的阴暗与暴戾，在 《紫蝴蝶》中女主人公充满时代悲情与献身

精神的上海革命之旅中，上海展现了它作为革命阵地的苦难历史 （被日军轰炸）以及带给人们的创伤，而

在 《夜·上海》中充满奇遇的异国浪漫爱情中，又展现了上海浪漫的情调与梦幻的城市本色。上海是多色

调的。同样是赵薇，在 《夜·上海》中，她是邂逅美丽奇缘的女出租汽车司机，到了许鞍华导演的 《姨妈

的后现代生活》中，她又成为东北来上海的率直女孩，摇身一变为风风火火的 “外来进入者”，她的火爆

出场与满嘴东北方言，重重地打击了将影片前半部姨妈苦苦支撑的优雅的上海人的形象，将姨妈不愿提及

的个人历史 （知青生涯）顷刻展现在观众面前，让我们看到姨妈光鲜、坚强表象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从

赵薇在 《夜。上海》中接纳外来进入者的上海女司机到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成为外来进入者，她所

扮演的这两个形象，虽然形象反差较大，却暗合了上海作为接纳者的城市本色。一方面它是主动性的展示

浪漫与奇遇的空间，另一方面，在这个城市 （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身上，也曾是被动承受着中国社会

历史变革 （如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它既浪漫、光鲜，但浪漫光鲜背后也有苦涩和难言。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来说，“外来进入者”是如此的重要。它不仅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与影片结构方

式，而且作为漂浮的能指，它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恰切地向我们揭开了上海的多重侧面。回首百年华语电

影的上海影像，那些出现在银幕上的 “外来进入者”们，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银幕人物形象序列，他们可以

是他者，从 “他者”身上折射出上海市民文化的某些特质。在这些 “外来进入者”的遭遇中，一个个关

于上海的财富英雄、浪漫故事想象，一个个充满现实批判意味的影像故事装点了中国银幕，为我们从多个

侧面展示了上海的人文风情、历史际遇与上海传奇。在外来者和上海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提供给我

们审视上海的无限感怀与银幕记忆。

近年来，常常听有些人抱怨上海题材的电影创作日渐式微。或许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相对其他城市的

电影创作，上海题材的电影创作渐渐落伍了。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仅以 “外来进入者”视角讲述上海都市

故事就有很大的可能。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在上海飞速发展的今天，上海的都市题材潜力无限。正如

上海是一个既有悠久历史又时刻展现现代魅力的城市一样，上海题材的电影创作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既可

有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表述、人性化的人文关怀，也可有商业化的怀旧文化生产，当然，也可有浪漫的都

市抒怀。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去安静思考、真诚感受，能否直面现实，去用心选择，去策略表述。

或许百年来华语电影中上海叙述的 “外来进入者”视角，几代电影人对上海题材电影的创作尝试，他们对

上海叙述的切入方法与成败得失，会给我们今天迷失的影人一些有益的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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